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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的理论化趋势前瞻

王丽华　 刘　 炜　 刘圣婴

摘　 要　 数字人文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学者们主要关注作为一种方法论实践的数字人文，而对数字人文自身的

理论建设较为漠视；缺乏理论内核的数字人文呈现一种数据库建设多于学科研究、论辩多于创新的现象，表面上

轰轰烈烈，却缺少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灵魂。 本文呼吁重视数字人文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 从“人文”的内涵

出发，指出数字人文是“人文学科”的延伸和发展，是多门学科共同构成的一个新领域，其对人文的作用已经超越

了工具或方法的使用，丰富了人文科学的内涵，是一种质的变革；辨析了与数字人文相关的人文学科、人文科学和

人文主义等概念，基于麦卡蒂的方法论共同体与卡拉托斯的科学哲学理论构建了数字人文研究的理论框架，其由

数字人文的基础理论、方法论、具体工作内容与研究领域构成。 图 １。 参考文献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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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数字人文现状

１９４９ 年，当罗伯特·布撒神父应用 ＩＢＭ 计

算机对《托马斯·阿奎那文集》 编制索引的时

候，他不会想到自己开创了人文计算的先河，以
至于多年以后，他自谦地表示“虽然有人说我是

在人文领域应用计算机的先驱，但这个称号需

要仔细考量……所有的新想法不都是应该诞生

在一个成熟的环境中，而不应仅仅来自于一个

人的贡献吗？” ［１］ ２００１ 年，当编辑与作者激烈地

来回讨论，把拟出版的论文集《人文计算指南》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改名为

《数字人文指南》（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ｉｔｉｅｓ）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他们的灵光一现把

“人文计算” 带到了“数字人文时代”。 在那之

后，对于数字人文是什么又不是什么的讨论，对
于数字人文的批判与反思虽不绝于耳，但“数字

人文”一词已悍然铸就，其影响已使它逐渐脱离

一种纯工具性的解释，而具有了包容各学科相

关探索实践的门派气象。 一时间“数字人文”拥

有了几十个定义，其中较为共识的一点是“数字

人文是信息技术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 仔细

考察这些定义，大致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广义“数字人文”概念的典型解释可参见维

基百科词条：数字人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是计

算或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交叉的学术活动领

域。 它包括系统地使用人文科学中的数字资

源，以及对其应用的反思。 数字人文可以被定

义为进行学术研究的新方式，涉及协作、跨学科

与计算参与的研究、教学和出版。 它为人文学

科的研究带来了数字工具和方法，印刷文字不

再是知识生产和分配的主要媒介［２］ 。
这一宽泛的解释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帐篷”

（Ｂｉｇ Ｔｅｎｔ ） 定 义。 美 国 弗 吉 尼 亚 联 邦 大 学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的戴维·格

鲁姆比亚（ Ｄａｖｉｄ Ｇｏｌｕｍｂｉａ） 通过考察美国人文

科学研究基金会历年的批准项目发现：人们虽

然嘴上都赞成“大篷车”定义，但是内心更认同

的是狭义的数字人文，即专指“工具和档案” ［３］ 。
但欧美数字人文界总体上对定义都不是很

认真，反映了他们对数字人文理论的漠视。 尽

管广义的“大帐篷”定义并不排斥理论研究，但
很多学者认为数字人文本身就是一种认识论实

践，充斥其间的是“ Ｊｕｓｔ ｄｏ ｉｔ” （“只管去做”）的

论调。 不错，数字人文是需要做出来，而不是说

出来，我们需要在人文学科的各分支领域广泛

采用计算机方法，尝试探索、开展培训，让更多

的人进入这个领域，让进入的人有所作为，而不

只是争先恐后地摘取低端果实。 一个领域能不

能立住，主要还是要让成果说话，只有这样，才
能向世人证明：未来的人文是数字人文。

然而缺乏理论的数字人文是缺乏灵魂的。
目前表面上看起来数字人文领域轰轰烈烈、一
片热闹景象，但就像一个闹哄哄的集市，只是提

供了一个大帐篷底下的交流场所而已。 一个有

明确创立时间（ １９４９） 和定名背景（ ２００１） 的领

域，经过 ７０ 年的发展和近 ２０ 年的争论，应该说

已不算年轻。 世界上已经成立了很多数字人文

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Ｎｅｔ 上汇聚了来自 １９ 个国家的

１００ 余个研究中心；协会、学会如国际数字人文

组织联盟 （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ＤＨＯ）等组织机构的影响不断扩大，年
会与专业会议十分繁荣，各类基金、教育培训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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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具备了学术制度所必

须的要素，但涉及具体内容，却还在讨论经费不

足、人员晋升等“ ｄａｒｋ ｓｉｄｅ” 问题，缺乏学科“范

式”或“纲领” （唯一的一份“数字人文宣言” ［４］

还是宣称数字人文不需要理论和规范的“无政

府主义”后现代宣言），整个数字人文一直挣扎

在理论的“贫困线”上，系统建设多于研究成果，
论辩口水多于学科创新，培训虽多但尚无系统

的专业教育，学术产出中至今缺乏得到公认的

重大成果，很多从事数字人文的学者都不认可

数字人文是一门学科。 这就是数字人文作为一

个研究领域的悲惨现状。

１　 数字人文属于什么人文？

追溯肇始，“人文”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一词的含义

是“以人为中心的，关于人的一切”。 与汉语中

众多的其他现代语词一样，它也是一个舶来的

概念。 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很多，例如人文学

科、人文科学、人文主义等，由于历史的、文化的

或语境的原因，这些概念有着十分复杂的差异

和联系。 我们需要对这些概念有一个基本认

识，才能准确把握数字人文的丰富内涵，并进一

步探究其未来发展。
人文学科（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一词最早出自古

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 Ｍａｒｃｕｓ Ｔｕｌｌｉｕｓ
Ｃｉｃｅｒｏ） 在 论 述 理 想 的 辩 论 家 时 所 提 出 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ｓ 学说，用以指一种教育大纲［５］５ ，后来

泛指对于文、史、哲等各门具体人文学科的总

称，用于教育学中对教学科目的分类，目的是在

教育机构开设相应主题的课程，以提高被教育

者的人文素养，定位于知识教育。
人文主义（Ｈｕｍａｎｉｓｍ）是文艺复兴时期形成

的思想体系，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

威，力求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下解放出来，
属于一种思想范畴，表现为社会思潮、思想立场

和主张等。 大约“五四”运动前后，该词与“德先

生”“赛先生”一起引入我国，被称为“胡先生”，
即“Ｍｒ􀆰 Ｈｕ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６］ 。

人文科学（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则是从哲学

的高度对包括人文学科和人文主义在内的人文

活动原理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体系。 尤西林认

为人文学科、人文科学和人文主义三类概念不

能混淆，更不能互相取代，但它们总是密切相

关［５］２６－４９ 。 人文科学不能代替人文学科的（教

育）功能，而依赖于人文学科来发展和阐扬人文

科学，同时人文科学所具备的精神不可避免地

具有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
数字人文作为各门人文学科应用了数字技

术之后产生的新形态，其实就是“人文学科”的

延伸和发展，是多门学科共同构成的一个新领

域。 它既根植于传统的学科（至少目前是），又
共同形成一个以“数字技术”作为方法和工具的

新学科。 随着数据处理在人文学科的不断应

用，数字人文将人文学科带入了数据驱动型或

数据密集型时代。
数字人文是否已经形成一个 “ 科学共同

体”？ 虽然数字人文秉承了威拉德·麦卡蒂

（Ｗｉｌｌａｒｄ ＭｃＣａｒｔｙ）所描绘的人文计算方法论共

同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ｓ） ［７］ ，但它是否能

够作为单数的“数字人文”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而

存在？ 也就是说是不是能够作为或形成一门独

立的学科？ 目前争论很大。 这需要从三个方面

来考察：历史的角度、“科学学”（或者科学哲学）
角度，以及未来发展的角度。

２　 从古典人文到数字人文

从历史上看，人文科学是一切科学之母。
从古希腊罗马的七艺（文法、修辞学、辩证法、算
术、几何学、天文、音乐），到中国春秋时期士大

夫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及被孔子

“学科化” 而成为“儒家” 六艺（诗、书、礼、乐、
易、春秋），反映了当时人类对于自然、社会及自

身的认知总和，并总结为教化人类自身所需的

必备素养和学科体系。
据文献记载，汉语中的“人文”最早出自《周

易·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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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这段话引用颇多，当然也有不同理解。 中

国“人文”本意是以天道信仰为原则而进行礼仪

教化，旨在规范人，与西方人文意在解放自然人

欲，虽然有很大不同，但总体而言，天人相对，以
求致知而达和谐，是相通的。 今天的人文科学

已经是构建在包括语言、历史、考古、文学、艺

术、哲学、宗教、法律、社会学、人类学等多门学

科基础之上的理论（原理）系统。
人文思想到了现代，其内涵和功能有了很

大的不同，从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及其构成

的学术形态，蜕变为对现代化的回应，在以印刷

术普及为滥觞的五六百年科技和工商业高歌猛

进之后，完全呈现为一种防守的态势。 在学术

与教育思想中反映为人文学科、人文科学与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相区别而并列的关系。 这一

区分是现代化之后才形成的，可以看成是古典

人文学科经过现代化而发展、分化所致，因此其

内涵与古典人文学科有了很大不同。 现代人文

发展到数字时代，更是退化到“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只有方法而没有灵魂了。
从古典人文到数字人文，其研究行为有一

定的相通之处，探索文献源流、考订版本、编录

存佚、校勘真伪、音韵训诂、辨析义理等是研究

传统学术的门径和基本功，而美国数字人文专

家约翰·安斯沃斯（ Ｊｏｈｎ Ｕｎｓｗｏｒｔｈ）对数字人文

的通用方法总结的七个“学术原语” （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ｓ） ［８］ ———“ 发 现 （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 注 释

（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ｎｇ ）、 比 较 （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 参 考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抽样（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说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和表现（ Ｒｅｐｒｅｎｔｉｎｇ）”，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人

文的研究行为异曲同工。 传统人文是静态的，
知识之间是孤立的，数字技术作用于传统人文，
使其实现了动态和知识关联的可能，因此数字

人文是一种全新的人文，它以工具的创新和方

法的变革为肇始，以学科的融合和内容的颠覆

为结果，虽然脱胎于传统人文，还在蹒跚学步，
但已势不可挡［９］ 。

３　 数字人文是工具还是本质？

“数字人文”这个概念的产生，固然是以工

具论为背景的：帮助人们更方便地从事人文研

究，提供索引工具，进而提供基于数据研究或数

据驱动型研究的所有设施：资源、平台、工具、方
法，一切都是数字化的，但数字人文将具有远超

学术研究的广阔天地。 当所有的人类活动都需

要借助于数字技术时，未来学家戈尔德·莱昂

哈德（Ｇｅｒｄ Ｌｅｏｎｈａｒｄ）所说的“数字肥胖”将成为

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所有的数字活动都将渗

透进入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带来很多新的文

化现象，产生数字现代主义的新的世界观和价

值观。
例如网络文学，数字技术不仅影响文学研

究，而且直接影响文学创作。 它从一开始就呈

现一种碎片化、新媒介的书写方式，以超文本和

非线性、用户交互 ／ 协商推进等特征，在叙事上

“佐料”丰富、“配方” 复杂，加入各类后现代元

素，如玄幻、穿越、耽美等，并利用到网络移动平

台的特性，创造了催更、打赏、接龙等交互和参

与方式，不仅带来巨大的流量，而且无成本地筛

选出优秀作品，从而挖掘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形
成崭新的商业模式。 这使得网络文学与传统文

学在理论上分道扬镳。
按理说艺术作为人类创造力的体现，其创

作最具有独特性，似乎只能来自于人类自身的

生命体验，取之于人而又被人欣赏，机器（人工

智能）应该永远无法体会其中的奥秘。 而现实

似乎正好相反，在文学、音乐、绘画等各个艺术

领域，完全由计算机创作出的作品，已越来越被

人接受。 数字莫扎特可以不断产生新的作品，
让莫扎特专家难分彼此；数字油画作品已经拍

卖出高价，ＳＯＮＹ 的流行歌曲已经获得好评，数
字艺术正在挑战我们对于人文的认识。 时至今

日，可能还有很多人无法接受数字艺术内容的

广泛性、丰富性以及呈现形式的多样性，但已经

没有人能够否认其深刻性和颠覆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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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涵盖多种实践的伞式标签，有学

者认为数字人文的独特之处在于“位于技术与

文化的中间地带” ［１０］４ ，然而，当数字作用于人

文，其所起到的变化不再是简单的工具应用，而
是超越了工具甚至方法，将知识进行分解与整

序，从而寻求知识之间的潜在关联，当然，其可

视化的展现方式也给了人们最直观的感受。 所

以说，在数字人文中，从数字工具的开发到针对

文本、图像和艺术品的档案数据库建设再到原

生数字材料的研究，数字技术所起到的作用远

不是物理变化所能涵盖的，而是一种化学、生

物、文化的变化，是一种质的变化。

４　 数字人文需要理论吗？

古典人文与现代人文的最大不同，来自于

人们对“科学”的认识。 古典人文从不用担心自

己是不是科学的问题，而现代人文则被认为尚

未完成科学化过程，这其实是现代主义对“科

学”的一种解释。 科学是什么？ 从库恩的范式

革命说、波普尔的证伪说，到费耶阿本德的科学

无政府主义，再到拉卡托斯的科学纲领方法论，
科学哲学从来没有说清楚科学的本质，因为所

有的解释框架都不完整，都有反例。 这是现代

性体内长出的后现代特质，也说明科学并非只

有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认识，人文科学自古

以来就是科学，只不过是另一种科学而已。 只

要是符合逻辑的理性知识，或是已被证明并非

不可靠的实证知识，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

人们关注利用数字人文的技术、方法、工具

做了什么样的项目，产生了什么样的成果，而忽

视了理论的探讨与启发。 “当前数字人文的发

展过于偏向应用实践，理论研究发展反而相对

滞后，给这个领域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潜在危

机。” ［１０］１２９事实上，正如拉卡托斯（ Ｉｍｒｅ Ｌａｋａｔｏｓ）
所言，在科学发展中，最基本的理论构成了“硬

核”（ｈａｒｄｃｏｒｅ），这是科学研究纲领的核心部分

或本质特征，它决定着某项研究的发展方向，一
个学术领域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思考，没有对

自己是什么、做什么、为什么做的研究，这个领

域是没有内聚力的；同样，缺少了基础理论研究

的数字人文只能浮于“器”的表面。
南加州大学的保罗 · 罗森布鲁姆 （ Ｐａｕｌ

Ｒｏｓｅｎｂｌｏｏｍ）教授认为科学可以分为四个领域，
分别是物理科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计算科

学，而数字人文属于社会科学和计算科学的交

叉领域，在这样一个关系框架下，罗森布鲁姆构

建了数字人文七个领域的概念框架［１１］ ；苏赛克

斯大学（ Ｓｕｓｓｅｘ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大卫·贝瑞（ Ｄａｖｉｄ
Ｂｅｒｒｙ）把数字人文的理论内容称为“批判数字人

文”，并认为批判性数字人文有助于我们重新定

位历史学、批判理论和诠释学中的传统人文实

践，而这些人文传统又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和完

善数字人文的研究方向和关注焦点及其在学术

界的地位［１０］１７９ 。 结合麦卡蒂的方法论共同体、
卡拉托斯的科学纲领方法论，我们尝试构建数

字人文的理论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数字人文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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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人文的基础理论构成了理论框架的硬

核部分，包括数字人文的内容与意义研究、类型

学研究、历史研究、行为研究、过程研究、有效性

研究等；方法论是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具体方

法，包括文本分析、内容分析与挖掘、时空分析、
社会关系分析、机器学习等技术方法，这些方法

不仅能够对研究对象进行细粒度的数字化和多

维度描述，而且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和

永不遗忘的特性，对所涉及的实体关系进行全

方位的模拟和操控，为各种研究行为（即上文中

所列举的“学术原语”）提供工具，使整个研究过

程在信息系统的支撑下，实现自动化甚至智慧

化［９］ 。 图 １ 上层结构中的社会关系、实体识别、
文本分析、时空呈现、可视化是数字人文的具体

工作内容，亦是一个数字人文项目的具体表现；
下层结构则是数字技术应用于文学、历史、艺

术、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从而形成的数字人文

研究领域。 数字人文在不断前行，关于理论的

探索也在不断深入，对于学科建设、理论架构等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５　 超越数字人文

现代主义提供了数字人文兴起的一个深色

背景，更具颠覆性的后现代性孕育其中，使数字

人文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发端于启蒙运动的人类现代化过程成功地

造就了现代文明。 现代性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宗

教的衰落，启蒙精神的兴起。 启蒙精神强调人

类理性的重要性，相信凭借人类的理性，可以探

究客观世界的真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未来

是确定的，世界是进步的，找寻规范人类行为的

普遍原则，建立公平正义、尊重人类尊严的社

会，达成对人性和美的终极追求。 然而人类发

展到后现代，这一切就不是顺理成章的了。
２０ 世纪末兴起的信息革命变本加厉，逐渐

赋予人类以几乎超越上帝的能力：改造生命、攫
取智能、模拟情感、监控社会，人类的欲望可能

以更大的规模和范围得到释放，人文主义信仰

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试想，如果我们能够任

意编辑生命，甚至像科幻电影中描述的那样，通
过体外子宫工场大规模生产人类，科技将能够

生产超级人类，我们无需通过婚姻而繁衍后代，
机器伴侣也会大行其道，我们的人性该如何定

义？ 我们的伦理道德将会如何发展？ 是不是人

文主义应该扩展为“后人文主义” （万物平等的

泛人文主义），或者退缩为被人工智能消灭的过

时的意识形态？ 这才是数字人文应该研究的硬

核内容。 作为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后现代即是

对现代性的鄙视和摧毁，又蕴含了对古典的呼

唤。 虽然它无法脱离现代性而独立存在，甚至

更多地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但却是一种反思、弥
补甚至强化。

数字化网络化使现代性登峰造极，而数字

人文可以作为一种逆动，成就一种后现代主义。
因此，我们不能把数字人文仅仅看成是一个学

科领域，而是包含了非常丰富和复杂的意义。
它首先是一个后现代运动，其次是一种信仰，然
后才是一个学科领域和理论学说。

人文科学主要提供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
其有古老的一面，既继承古典人文的基本内核，
又有新生的部分，即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抗

衡的理论解释。 因此它既古老、又年轻，既具有

前沿性和探索性，又具有继承性和系统性，虽然

面临式微和边缘化，但在人类遭遇危机、困惑或

迷失时却成为依靠和灯塔，展示着强大的生

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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